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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价值

王志芳∗，沈　 楠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摘要：地方知识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价值在国外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在中国尚刚刚起步。 通过综述国内外地方知识的相关

文献，发现有关地方知识的研究最近几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国外研究明显多于国内且比国内深入。 整体而言，地方知识在生

态应用中的价值可以体现在 ４ 个方面：作为背景知识、提供基础数据、提供未来方案以及参与生态管理。 国内有关地方知识的

研究还流于描述层面，大多在描述背景知识。 而国外的研究则更多得聚焦于怎样利用地方知识来提供数据、提供新的规划及技

术方法，并强化地方知识在生态管理中的作用。 结合文献归纳了地方知识在生态应用梯度各等级中的具体作用，提出了一个地

方知识的生态应用框架，以期指导中国的相关科研和实践工作。 以国外的研究为鉴，地方知识在中国的生态应用未来具有很大

空间，地方知识作为普遍知识的有效补充，应该充分参与数据、决策以及管理的全过程，提出地方知识在中国未来应用发展的几

个重点突破的难点，期望地方知识在科学规划、资源管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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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识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价值在国外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在中国尚刚刚起步。 特别是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中国正式开启新型城镇化进程，城乡一体、生态优先以及地方特色都成为城市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

设的重点。 地方知识应该能够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相关研究却很匮乏。 本文

试图通过综述国内外有关地方知识的相关文献，系统整理地方知识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并提炼地方知识在

中国生态问题中的应用价值，以期推进地方知识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及生态问题解决途径上的作用。

１　 地方知识与相关概念

地方性知识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所开创的阐释人类学中的中心概念，其对这一理论的

构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并未对这一概念作更为细致化的明确定义，只是模糊地指出这种

知识的“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事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 ［１］。 所谓的“地方特性”并不仅仅是

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而主要是相对于全球性知识或者说普同性知识而言，是在全球化讨论中进一步强

调的概念，在汉语中另外一层意义主要相对于“中央的，官方的，正统的” ［２］。
吴桐指出有两种有关地方知识的理解，分别是人类学视野下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与科学实践哲学背景下

劳斯的地方性知识［３］。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具有本体地位的知识，即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东

西，固有的东西。 他把“文化⁃生境”系统的两个子系统“文化”和“生境”连接起来，认为“地方性知识”是一种

文化类型的知识，并不与普遍性构成对立，而是支持了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的观点和文化相对主义［４］。 科学实

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一种哲学规范性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知识的本性就具有地方性，特别是科学

知识的地方性，而不是专指产生于非西方地域的知识。 劳斯认为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并非造成对应关

系，而是在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下，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识。 普遍性知识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转移的结果。 这

与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有本质上的不同［３］。
本文对于地方知识的定义基于吉尔兹的理解，综合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将地方知识定义为：当地人与长

期居住环境亲密互动形成的改造和管理地方景观的独特文化和特色经验，是地方人长期延续的生存方式。 地

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

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３］。 它具有以下几大特性：
（１）不可替代的可靠性。 地方知识，经过长期历史验证沉淀下来，甚至是超长期自然与人类社会互动运行

的结果，在实践中不断积累与改进，一旦成效不佳，人们就会放弃传统的做法，或者对传统的做法加以改进，以
适应变化了的形式。 因此，地方知识具有不可替代的可靠性。

（２）技术的低廉有效性。 地方知识从人类与自然发生关系起逐渐发展起来。 在社会发展的初期，人力、
物力、资金、技术往往都是有限的，因此那些可以适用并流传下来的技术就必然是低廉、有效的。

（３）地域性和针对性。 地方知识是通过实践加以传承和付诸应用的，是针对特定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建构

起来的。 地方知识对场地的理解和认识，比普同性知识更为深入，具有对当地而言极为可靠的知识和技术技

能，应用后产生的效果也要好很多，然而普同性知识就很难对不同生态系统的细微差别做出针对性的适应。
（４）灵活性与开放性。 地方性知识不是呆板陈旧、固定不变的，相反，它总是以一种开放性姿态迎接外在

生态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变化。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在地方性意义上，知识的构造是正在途中（ｏｎｇｏｉｎｇ），即它

始终是未完成的，有待于完成的，或者正在完成中的工作［５］。 正是由于地方性知识具有这种灵活性与开放性

特征，才使其在与现代科技的接触过程中始终保持本土优势，在不断地调整与建构过程中得以延续。
１．１　 相关概念对比

表 １ 归纳对比了与地方知识相关的诸多概念，他们在城市化程度、历史时序、概念维度上既有差异，又有

交集。 这些概念和地方知识有相似性，但整体而言地方知识是更大、更广义的一种范畴。 本文所研究的文献

２７３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整体涵盖了与地方知识相关的多种概念。

表 １　 相关概念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相似概念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城市化程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历史时序
Ｔｉｍ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特点
Ｆｅａｔｕｒｅ

相对概念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概念维度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乡土知识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乡村 不限 乡土性、地方性、合理性 城市文化知识 空间维度

传统知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不限 历史延续 历史性、地域性 现代知识 时间维度

本土知识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乡村 历史延续 地域性、文化性、非规范性、动态性 外来知识 空间维度

地方知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不限 不限 可靠性、技术低廉、地域性、灵活性 普同性知识 空间维度

地方生态知识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不限 不限 地方性、动态性、适应性 普同性知识 空间维度

乡土知识（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与地方知识相比更着重于乡村范畴，主要与城市文化知识相对的，是空

间维度上的差异。 乡土知识也可称民间知识、民族知识，有两种意义上的理解。 一种是乡土社区基于生产生

活和智力活动总结和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涉及乡土社会存续的自然知识与社会知

识的一切方面，另一种是非乡土社区（特殊情况包括部分乡土社区成员）基于研究与传播等需要而总结的“有
关”乡土社区的知识［６］。 整体而言，乡土知识主要是指“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创造或传承的“土里土气”的

知识。
本土知识（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与乡土知识相似，但更强调乡村内在以及历史上的知识，和外来知识相

对应。 国际乡村发展组织（ＩＩＲＲ）将本土知识定义为由一个给定的社区中的人们长期发展起来的并将继续发

展下去的知识［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认为本土知识是乡村社区在农业、健康、食品供给、教育、自
然资源管理和许多其他活动方面决策的基础。 本土知识嵌入在文化之中，具有区域和社会的独特性［８］。 强

调乡村、与外来对应的本土知识整体而言是更为狭义的地方知识。
传统知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简称 ＴＫ）与地方知识相比更注重过去，强调旧有知识基础上的存在和延

续，是相对于现代知识而言的概念，是时间维度上的差异。 传统知识这一概念在法律意义上被首次确认并解

释是在 １９９２ 年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简称 ＣＢＤ）上。 公约在前言里提

到：“认识到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同生物资源有着密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应公平分享

从利用与保护生物资源及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有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而产生的惠益。”此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秘书处为完成 ＷＩＰＯ 于 １９９８ 至 １９９９ 年进行的调研任务作了更为宽泛性的定义，其中包括农业知

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态学知识、医药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等［９］。 传统知识一般被认为是传

统的、当地的、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的结合，它是土著和地方社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

而得到的、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问题等相关的智力成果的总和。
地方生态知识是与生态相关的地方知识，是指特定地域社群对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的适应，是相关民族

或社群在世代经验积累中健全起来的知识体系［１０］。 Ｂｅｒｋｅｓ 认为传统生态知识是在世代经验中积累，通过文

化传递下来的，关于生物与生物之间（包括人类），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的知识和信念的载体［１１］。 是通过世代

不断对资源的使用而得出的一种对社会的态度，传统生态知识是地方知识的一种，它是动态的，是对特定场地

变化的适应和长期使用资源所积累的经验，经常出现在没有工业化和较少以技术为导向的社会里。 虽然地方

知识并不等同于地方生态知识，但是研究中却常常混淆这两个概念［１１］。
综合国内外对地方知识的定义，本文认为地方知识是针对普同性知识而言，从特定地区的实践总结而出，

只属于特定地区的自然与社会背景，在世代的经验积累中健全起来的知识体系，并且是动态灵活的，在不断的

自我调整中以适应新的变化，其中对自然与生态系统做出适应的部分则是地方生态知识。
１．２　 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的互补性

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不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而是同一种科学知识在生成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环节或

３７３　 ２ 期 　 　 　 王志芳　 等：综述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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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１２］，地方知识是具有特殊性和针对性的科学知识。 如果某种科学知识仅仅在当地实验室得到检验，
只能回答当地问题，只能被当地共同体所接受，那么这种知识就是地方知识；但如果某种科学知识得到了更多

的实验室的检验，能够回答比当地更多的问题，能够被更多的科学共同体所接受，这种科学知识就从地方知识

变成是普遍知识。 约瑟夫·劳斯认为看似普遍性的知识实际上是地方性知识标准化过程的一种表征，科学知

识的标准化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转移到另一种地方性的过程，“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 ［１３］。 普

遍性知识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转移的结果。
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的比较具体归纳见表 ２。 地方知识是当地人历代经验累积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在

历史中不断试错的，并且通过口头讲述的方式代代传承。 而普遍知识是经过逻辑推断，以分析的思维方式进

行归纳总结，得到了更多实验室的检验验证。 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都具有可检验性，地方知识是当地直接观

察、当地检验，而普遍知识要通过法律、定律及模型等科学方式进行检验。 因此普遍知识相较于地方知识更具

有学术教育性和普及意义。 地方知识适用于范围较小的特定场地，具有地域性和针对性，而普遍知识适用于

任何范围。 在具体的规划建设中，应该将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相互补充，适度坚持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强调科

学知识的普遍性，将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相互兼容，而不是孤立出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

科学工作。

表 ２　 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对比项
Ｉｔｅｍｓ

地方知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普遍知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生成过程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地方生成 标准化表征

获得方法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经验型、试错型 逻辑推断，归纳总结，实验验证

传承方式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口头、讲故事 教育、说教

检验标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直接观察、当地检验 科学的（法律、定律、模型）

教育意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地方意义 学术普及意义

适用范围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ｐｅ 特定场地，范围小 任何范围，范围大

２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中的外文文献以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及阅读综述，研究方向精炼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检索网站为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ａｔｅ 等，
搜索到有效数据 ２９８９ 条，检索日期截止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中文文献以地方生态知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及阅读

综述，检索网站为 ＣＮＫＩ，搜索到有效数据 ２５３ 条，检索日期截止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对检索到的文献，本文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关键词分析，二是详细阅读内容，归类地方知识在生

态应用的价值。 关键词提取后借助可视化字云软件 Ｔａｇｕｌ 和 Ｔａｇｘｅｄｏ，以形成对研究内容的直接感受。 文字

云（ｗｏｒｄ ｃｌｏｕｄ）是一种被广泛用于数据展示的工具，一般通过获取文本数据，对文字做出排列并进行带权重的

展示。 文字云图采用更随机的布局，并配合颜色进行展示，获得令人愉悦的艺术效果，能令读者更好地理解

数据。
地方生态知识方面的研究整体而言愈来愈受到重视，而国外的研究明显在数量上远超国内。 如图 １ 所

示，国内自 １９８３ 年以来，每年出版的相关文献数波动起伏，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９６ 年数量为零，９６ 年之后开始小幅上

升，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９ 年的两年是研究高峰期数量剧增，２０１０ 年之后进入平稳阶段。 国外研究如图 ２ 所示，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每年出版的相关文献数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数量明显增多。

４７３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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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内每年出版的文献数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图 ２　 国外每年出版的文献数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国内外研究内容对比

字云结果显示国内的研究重点不突出，而国外则侧重于实际应用，尤其是林业、渔业以及资源管理。 如图

３ 所示，国内地方知识研究的重点在于生态教育、生态文化以及生态人类学，其次关注于经济建设以及自然环

境保护与开发等。 且关键词的权重差别并不特别明显，这说明研究分散，重点不突出。 图 ４ 的国外研究字云

可以看出，国外地方知识研究中森林、渔业、防火、生态资源等问题的关注度比较高，其次是岛屿等，同时对地

方生态知识的系统管理研究也较多。

图 ３　 国内字云分析

Ｆｉｇ．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ｄ ｃｌｏｕ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图 ４　 国外字云分析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ｏｒｄ ｃｌｏｕ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以图 ４ 字云为基础，本文笔者将这些文献按研究领域划分为物种研究、资源管理、环境管理、生物多样性

管理、可持续发展这五个方面，涉及面较广，研究视角多。 如图 ５ 所示，其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所占比重

最大，为 ２８％，包括了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生态变化、资源利用等可持续发展方面，并强调了生态与社会经济

等发展的协调。 地方知识中关于资源管理的研究所占比重为 ２４％，其中水资源和渔类管理占其中 ７１％，科学

家结合当地地方生态知识构建管理机制，并对生态可持续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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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国内外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对比

经过详细文献阅读，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价值可以概括为 ４ 个方面：地方知识作为背景知识、地方知识提

供基础数据、地方知识提供未来方案以及地方知识参与生态管理。 相应的对地方知识的研究工作可以概括为

现象描述、提供数据、方案建议以及参与管理。 这 ４ 个方面基本建立起一个生态管理参与程度的梯度。 现象

描述可以不考虑后续有没有用处；提供数据也不面向未来管理；方案有所建议也不代表方案能够实施；只有参

与管理才是最深层次的、以未来直接管理为目标的生态应用。 以此为基础归纳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图 ６），可
以看出国内外在地方知识生态应用方面的研究出发点存在较大差异。

图 ５　 国外地方知识研究领域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图 ６　 国内外地方知识生态应用分类折线图

　 Ｆｉｇ．６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总体来说国内研究基本集中于对地方知识的现状描述，在深入层面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层面呈现急剧下

降的趋势。 而国外研究较为平稳，在方案建议及参与管理方面的研究明显多于国内。 国内的地方知识生态应

用大部分集中于对现象的描述层面，只对地方知识进行定性的现状解读及归纳，并没有深入进行分析以及提

出进一步的方案，为规划建设提供数据部分占 ３１．１１％，这两者占了研究比例的 ８８．８９％，而方案建议和参与管

理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 国外关于地方知识生态应用的研究较为成熟，大量研究对地方知识进行归纳分

析，给规划建设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并且关于当地人参与地方管理的研究也较为成熟。
３．３　 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框架

地方知识作为背景知识、地方知识提供基础数据、地方知识提供未来方案以及地方知识参与生态管理，这
四个方面的内容既是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价值归类，也构建了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梯度等级。 以此为基础，
笔者结合国内外文献，进一步归纳整理了每一个梯度内部，地方知识在其中的具体作用，以期建立一个相对合

理的地方知识生态应用框架体系（表 ３），指导中国的相关科研和实践工作。
现象描述地方知识作为背景知识方面，国内做得多，国外相对较少。 国内对地方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生态人类学和文化生态领域，以吉首大学为主在我国云南、西藏、新疆等地做了大量的研究，已有将近 ３０ 年的

历史，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现象描述以及历史记录层面上，主要是在定性的归纳和解读地方知识本身，未做进

一步的分析。 侯仁之、史念海、葛剑雄、杨守敬等学者在生态地理学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还有各类史学、环境

生态等学科的学者对地方知识的生态价值进行研究，比如史念海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

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强调了地方知识的重要性。 殷秀琴回顾了我国近 ３０ 年来土壤动物生

态地理研究的进展，概述了我国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及生态地理分布，为我国未来生态地理研究提供依

据［１４］。 另外，国内地方志种类繁多，有总志、通志、府志、州志、乡镇志、卫所志以及各种专志，常建华认为地方

志是认识特定的地域、区域最直接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具有社会史资料价值［１５］。 国内大

量研究对地方知识的生态文化、民族生存艺术、传统生计方式、传统农耕技术、生态意识等方面进行了解读，比
如石奕龙、卡地尔对维吾尔族罗布人的地方知识进行解读，包括独特的水文化、树崇拜等动植物禁忌，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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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知识在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和草原退化等问题中具有积极意义［１６］。 罗康隆还在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生态资源的定义、配置、利用和维护要靠文化来实现，利用本土生态知识去维护生态安全是一种

最有效的生态维护方式，虽然这种提议只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层面，并没有实际技术与方法支撑［１７］。 地方志的

研究就主题而言，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诸领域，就地域范围来看，几乎涵盖华南、江南、华北、华中

等全国各地。 日本学界的山根幸夫说“利用地方志已成为一种常识，无需加以说明” ［１８］。 国外也有少量现象

描述，但通常和现代科学有所结合。 例如 Ｊｅｒｎｉｇａｎ 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调查阿瓜鲁纳地区当地人利用植物

来找到特定的食果鸟类，以研究当地的鸟类觅食学［１９］。 Ｇａｒｉｂａｙ Ｏｒｉｊｅｌ 指出当地专家在民族真菌学知识的传

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认为性别是影响地方知识分布的主要变量之一，可影响知识传播［２０］。 整体而

言，国内囿于传统和少数民族的现象比较明显，国外则多和现代科学以及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

表 ３　 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框架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生态应用梯度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具体应用内容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地方知识作为背景知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适应
传统文化及自然保护意识
少数民族生存艺术地方志史学资料等

地方知识提供基础数据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

记录本地物种及可能的新物种
物种的数量
物种的分类
物种的迁移路径
栖息地分布
物种驯化潜力等

地方知识提供未来方案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物种监测方案
地方性的应用技术
物种保护方案
整合当地人的土地利用方式用于土地可持续发展等

地方知识参与生态管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借用地方习俗管理资源
构建资源基层管理机构
培训改善地方人的综合管理以及环境治理知识

地方知识提供基础数据的潜力非常大，特别是在有记载的数据量少、科学研究比较匮乏的区域。 地方知

识从记录本地物种以及新物种的类型、数量，到物种得栖息地以及迁移路径等，都能够有所贡献。 如在物种研

究方面，Ｔｅｌｆｅｒ 和 Ｇａｒｄｅ 研究了澳大利亚西部阿纳姆地区的四种岩袋鼠的物种生态的知识，收集了岩袋鼠的活

动特性，并记录了岩袋鼠做为狩猎者的捕食行为，给土地管理和物种保护提供了数据［２１］。 Ｓｕｎｄａｒａｍ 等研究了

印度南部野生动物保护区中，马樱丹做为入侵物种的研究，提出地方知识可以给科学知识提供生物入侵的信

息等［２２］。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等通过地方知识汇编记录了 ４４８ 个本地物种以及野生新物种的开

发［２３］。 野生驯化方面，Ｎｔｕｐａｎｙａｍａ 研究了南非最受欢迎的本土树种之一，指出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可

以给本土果树驯化提供强有力的基础［２４］。 Ｗ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ｉ 等结合地方知识研究了非洲中部和西部超级甜味剂的

野生驯化以及商业化［２５］。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仅有少量研究开始利用地方知识搜集信息，建构地方

的水安全格局［２６］。
地方知识提供未来方案层次目前文献中主要涉及四方面的内容，物种监测方案、物种保护方案、地方性的

独特应用技术方法以及整合当地人的土地利用方式用于土地可持续发展等。 其中国内的研究更局限于地方

性的技术方法介绍，国外的范围更广。 例如杨成通过田野调查，研究了贵州省紫云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宗地乡

的中蜂传统饲养技术、生产组织范式和保障制度，并指出苗族的生态知识可用于当地的产业扶贫，推进了当地

文化生态扶贫建设［２７］。 游俊、罗康隆、刘建民等对我国西南地区主要是广西、贵州等地的石漠化进行研究，介
绍了苗族、瑶族等民族在治理石漠化灾害中的生态做法，对石漠化灾害救治有着借鉴意义［２８⁃３０］。 国外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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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环境管理、生物多样性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根据地方生态知识提出了新的监测或研究技术，突破了

传统研究中技术的不足，并且新技术可以应用于广泛的问题解决中，给科学家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如

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 等利用地方生态知识制定了操纵性实验技术，这种跨学科的方法利用 ＬＥＫ 丰富的历史观测资料，同
时利用实验方法理清竞争假设，并确定潜在的机制。 这种集成方法产生的历史基础，机制上合理的解释，可以

比任何 ＬＥＫ 或实验研究单独更有用。 而这种更加有效的方法可以运用于环境变化原因的分析，如芦苇入侵

盐干草农场的例子，给专家解决环境生态的变化提供了新思路［３１］。 再比如 Ｐａｒｒｙ 和 Ｐｅｒｅｓ 研究大空间尺度上

的对热带森林野生动物猎杀的监测，结合生态知识的监测方法可以节约成本，加强社区参与，并为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提供新的见解［３２］。 Ｈｏｎｇ 提出结合生态知识将岛屿生态区域活化，通过技术措施和改善环境来提高生

活状况，应用绿色能源系统和环境友好技术，有效利用无人居住的岛屿。 最后，还讨论了关于海岛生态旅游和

碳零岛的建议［３３］。
地方知识参与生态管理基本上主要涉及 ３ 个方面内容，一是怎样借用地方文化以及习俗管理当地资源；

二是如何构建资源基层管理机构有效提升基层的社会参与；三是如何培训改善地方人的综合管理以及环境治

理知识。 从文献综述中统计得到，国际上关于地方知识参与管理的研究占半数，包括资源管理、环境管理、生
物多样性管理等。 而国内关于地方知识参与管理的研究几乎为空白，另外较少深入研究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

如何结合，结合之后怎样影响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以及两者相融合的模式如何给管理规划提供新的见解。
叶宏田野考察西南山地的民间信仰、宗教仪式等，在当地社区构建“参与式社区灾害管理”制度，有效地发挥

社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 但是由于项目自身的局限，以及缺

乏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减灾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因此在项目实际推广的过程中陷入了无法进行本土化调

试的困境［３４］。 国外地方知识参与管理的研究领域包括海洋资源管理、环境流量评估、沙漠生态管理、岛屿管

理系统、渔业管理等。 比如 Ｙｅｔｈｏｒｓｓｏｎ 在挪威的研究中发现，当地人了解不同鳕鱼品种的产卵场和移动路线，
并且有一套可持续的渔场管理方法［３５］。 Ｍｕｒｒａｙ 等研究了地方生态知识在加拿大纽芬兰地区渔业管理中的应

用［３６］。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和 Ｌｉｅｒｓｃｈ 研究了地方知识与 ＧＩＳ 技术结合应用于土壤盐度管理［３７］。 Ｗａｌｓｈ 等指出科学家和

自然资源管理者结合了传统知识，建立自然资源管理（ＮＲＭ）框架，该框架提供了一个工具，可应用于跨文化

和代际学习，提高资源管理效率和人民幸福和自我意识［３８］。

４　 结语

地方知识作为与普遍知识相互补的重要知识，是当地人延续的生活方式，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价值不容

忽视。 整体而言，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在中国仍然较匮乏，虽然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等的地方知识进行了

研究，但是停留在发现问题、提供数据的层面上，尚未在科学规划、资源管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在参与管理

方面的研究近乎为空白，从长远来看仍有较大发展的潜力空间。
因此，针对这一状况，提出了地方知识在中国未来应用发展的三点难点。 第一，人们应该充分利用先进的

研究手段和方法来解读已有的地方知识，提取出有助于生态建设的有效信息，并进行归纳总结；第二，应重点

研究如何将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结合起来，加强新的监测和管理技术的研究，给地方知识研究提供新的技术

和视角，并要在资源管理、环境管理等方面做出突破，构建出完善的生态应用体系，更多地为地方发展提供建

议并用于指导规划管理；第三，人们应充分挖掘未知的地方知识，深入当地，利用诸如 ＰＧＩＳ 等技术手段获取

新的知识，并能及时更新已有的知识体系，更合理的指导未来的生态建设。
最后，我们应时刻保持一颗敬畏的心，注重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充分尊重当地人的文化传承，并要随

着社会发展不断转型和调适，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外来文化影响等各因素，做出调整来契合时代

要求。 我们必须要有更长远而深刻的眼光，使中国的生态知识应用更加充分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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